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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關鴛鴦的僧房門被打開了，獄卒王大發走了進來。



今天要賣掉賈府的丫鬟，所以一大早牢頭就讓大發去把關在僧房裡的丫鬟們帶出來。



可是屋裡的一切卻讓王大發吃了一驚，鴛鴦的破棉襖掉在地上，而她本人卻吊在了房樑上。



王大發趕緊跑過去，一不留神被腳下的碎冰滑了一下，大發知道那是鴛鴦臨死時失禁的尿液。



現在正是隆冬季節，尿液被凍上了，看來已經死了有些時辰了。



摸摸吊著的女屍，已經涼透僵直了。



屍身被他碰得一晃一晃的，煞是陰森。



大觀園裡的一個美人就這樣無聲無息的走了。王大發心中一陣的嘆息：「可惜如此的美人，連賈府的大老爺都垂涎欲滴……」



他趕緊出去?報牢頭，路上一個念頭悄悄湧上了心頭。



開始，大發極力不去想它，可是這個念頭越來越強烈弄的他幾次差點摔倒。



最後大發決定聽天由命，如果牢頭要他立即處理掉屍體他就當從沒有想過這事。



牢頭聽了報告後，並不在意（那時的下人的命非常的低賤）打個哈哈說：「不就一個丫頭嗎。今天要賣賈府僕役，牢裡人手不夠，你先去那邊幫襯，晚上用蘆席把死人捲了送到化人場。」



「天啊！」大發心裡一個激靈「難道我真有這……」



在魂不守舍中王大發度過了一個白天。



晚上他先在自己屋裡燒起炕，又燒了一大鍋水。然後，他拿出一張蘆席走出門，急急的向僧房走去……



僧房裡和白天一樣，鴛鴦的屍體僵直的躺在冰冷的地上。



大發把蘆席鋪在地上，然後將女屍推到席子上，卷好後抱起身，卻沒去化人場而是悄悄的回到了自己的屋裡。



王大發把蘆席放到地上展開。鴛鴦就直挺挺的仰臥在席子上，她的臉色微微有些發青，兩眼半張，小小的舌尖在嘴角外俏皮的露著頭。



誰能想到這個生前守身如玉，連賈府大老爺都沒讓碰一下的少女，卻在死後便宜了一個低等的獄卒。



大發伸出手輕輕的撫摸著女屍的耳垂和臉蛋。



鴛鴦的皮膚是賈府丫鬟裡最好的，潔白細膩宛若凝脂，此時雖然有些冰冷乾澀但那手感仍然讓大發陶醉不以。



王大發拿來剪刀連扯帶剪的脫掉了鴛鴦身上的所有的衣物，一具冷冰冰的嬌軀便毫無保留的展現在他的面前。



在屋內的紅燭映照下，少女纖細的藕臂、修長的玉腿簡直好像是透明一般。



鴛鴦的身子比較瘦削，她的胸脯不大，卻也很堅挺，像兩個碗兒蓋壓著；



腰部圓潤纖細沒有半分多餘的脂肪；



雙腿修長而圓潤，腿根處並合在一起，沒有半點縫隙。



雙腿之間陰毛不長，但很黑，很整齊地排列在陰穴的周圍，那兩瓣肥唇像隆起的兩片玉石，緊緊地夾出一道縫兒。



原本就白皙如雪的肌膚，在燭光下更是明媚，美得無法用筆墨來形容。



王大發心頭一盪，情不自禁的俯下頭來，輕輕在鴛鴦薄薄的嘴唇上一吻，俏唇冰涼而且乾乾的。



用手摸摸鴛鴦胸部那白玉般的乳峰，觸手冰涼僵硬，靜靜的沒有任何起伏，這一切都證明她的確是一具艷屍。



王大發拼命克制住自己的慾望，轉身取出自己平日洗澡的木盆，把已經燒好的熱水倒了進去。然後抱起鴛鴦的屍身輕輕的放了進去。



他要用熱水把屍體泡一會兒，這招是他的一個朋友告訴他的，據說這樣一來屍體就會像活人一樣柔軟溫暖。



當然她不會喘氣，不會對你的挑逗作出任何反應；



同時她也不會反抗，她只會溫順的讓你為所欲為。



在焦急的等待中，大發發現屍體原本僵直的胳膊彎曲了。



「這法子還行。」



大發再也等不及了，他用力把女屍從水中撈出，往自己的熱炕上一放。屍體像是剛沐浴過一樣，身上散發著騰騰的水氣，晶瑩的水珠折射出眩目的光彩。



鴛鴦的上半身躺在炕上，胳膊平攤在身體兩側，頭向左偏，濕漉漉的頭髮散在炕上和胸前。



雪白的屁股壓在炕沿上，兩條粉腿無力的垂著。



微微張開的雙腿之間，那蜜道的花瓣竟微微地開著，像兩瓣薄嫩的蚌肉，敢情她在嚥氣時達到過高潮？



王大發仔細地看著眼前這具橫陳的一絲不掛的玉體，那細長白皙的纖纖玉手、胸前挺立的雙乳、雪白平坦的小腹、修長的雙腿無一處不叫人心動。



大發伸手握住女屍的乳房用力的搓揉，嬌乳全不似剛才那樣堅硬，而是軟中帶著硬脆竟還有些彈性。



皮膚也不再乾澀，而是變得光滑細膩，那手感與剛才不可同日而語，這都是那一盆熱水的功勞。



大力的揉搓令鴛鴦的乳房不斷的變換形狀，乳肉也不時的從手指間透出。



接下來，大發的雙手離開那兩座雪峰貪婪地在女屍光滑白嫩，凹凸有至的玉體上一寸一寸仔細地撫摸，感受著那無法明狀的感覺。



漸漸的他的手移到鴛鴦的私處，盯著她的私處，在鴛鴦三角型的黑色體毛之下，是嫩嫩的肌膚，那裡的肌膚和身上其他地方一樣是蒼白的，她的陰阜適中，蜜穴看上去極是迷人。



大發用手輕輕地把女屍的陰唇分開，裡面就是陰道口了，整個陰部都呈現在他的眼前。



大發在鴛鴦的陰部撫揉了好一陣，然後慢慢地把手指插入了鴛鴦的蜜穴內，小穴裡仍舊是冷冰冰的，還有些乾澀。



手指緩緩推進，未經開墾的小路是那麼狹窄，那麼緊。



突然，手指碰到了一層薄膜，這是鴛鴦身上最寶貴的東西，應該留給自己的小弟弟，於是王大發撥出自己的指頭。



似乎是覺得沒有盡興，他又伸出舌頭開始舔弄女屍藏在包皮裡的陰蒂，時而兇猛時而輕柔的舔吮著、吸咬著，又用牙齒輕輕咬著那陰蒂不放！



還不時的把舌頭深入肉縫內去攪動著……



慾火焚身的大發挺起身，分開鴛鴦的兩腿扛在肩上，脫掉自己的褲子把早已蓄勢待發的長槍頂在她的洞口，然後抱住鴛鴦的小蠻腰，下身用力一頂。



處女緊窄的陰道的抵抗力讓大發的雞巴剛好停在處女膜前，他稍稍的把陽具往外抽了抽，接著用盡力氣又是一下。



這次鴛鴦保存了多年的處女膜被頂穿了，大發的長槍長驅而入直抵她的子宮口。



鴛鴦那讓人垂涎的處女之身終於讓這個小小的獄卒得到了。



王大發隨即騰出雙手，大力捏弄鴛鴦的嬌乳，下身同時開始了令人銷魂的抽插。



鴛鴦的花瓣幾乎緊夾著大發的陽物，不見一絲空隙。



他的每一次抽插，都把鴛鴦的兩片嫩瓣帶了出來，每次沉入，都頂撞著她的最深處。



大髮用手，用他的陽物蹂躪著鴛鴦，玩弄著她的屍體。



鴛鴦姐姐的玉體隨著這猛烈的衝撞無力的晃動著。



不一會兒，興奮到極點的大發將他液化的熱火一古腦兒地射入了鴛鴦那嬌嫩窈窕的胴體深處……



洩過後的大發趴在鴛鴦的裸屍上牛喘著，把鴛鴦兩個尖挺的乳房都壓扁了。



而鴛鴦卻依舊靜靜的平躺在大發的炕上，身下已經濕了一大片。



她飽受摧殘的乳房上留下了大發無數的指印，大張的兩腿之間正往下滴著流出的精液。



王大發稍事休息後起身穿好褲子。他留下了鴛鴦的肚兜作紀念，只把外衣給鴛鴦胡亂的套上。



然後又用蘆席把屍體卷好，扛在肩上走出門去。



這次他的目的地是城郊的化人場。






冰戀紅樓 秦可卿









賈容走進屋裡見妻子最後一面。



秦可卿的屍體靜靜的平躺在床上，表情安詳，美麗的雙目緊閉，瀑布般漂亮的黑髮披散在枕頭，薄薄的衣物包裹的玉體是那麼的誘人。



看著看著賈容不禁有了和妻子再雲雨一次的念頭。



賈容慢慢的將妻子的腰帶解開，雙手一分，將外衣自細滑的肩頭滑落，露出紅色肚兜和粉嫩的香肩，飽滿的胸部使肚兜隆起曲線明顯。



扯掉肚兜、撕開女屍的褻褲，秦可卿標緻的玲瓏身段，一絲不掛的呈現在他面前。



赤裸裸的玉體，結實而玲瓏的玉乳像極了黎山的特產—水蜜桃。



那潔白而透紅的肌膚，無一點瑕疵可棄，就像是一個上好的玉，玲瓏剔透。



小巧而菱角分明的紅唇，微微張著，像是呼救似的，令人想立刻咬上一口。



光潔柔嫩的脖子，平滑細嫩的小腹，渾圓修長的大腿，豐挺的肥臀，凹凸分明高佻勻稱的身材，以及那令人遐想的三角地帶，更是神秘的像是深山中的幽谷，竟像是未有人跡開發過似的。



又黑又濃又細又柔的陰毛，罩住了整個陰戶。



那兩片陰唇豐潤圓厚，紅通通的，十分可愛。



赤裸的胴體，艷麗無雙的姿色，雙峰依舊堅挺柔嫩，皮膚依舊晶瑩剔透。



兩條雪白的大腿自然的伸直，渾圓雪白的臀部，那最隱秘的部位上神秘的三角花園，在燈火之下一覽無遺……



賈容看得眼睛噴火，慾火頓時大發，瘋狂的撲向妻子的裸屍，右手抱著她的纖腰，左手摟著她的粉頸，嘴唇壓在她那微微分開的二片櫻唇上，瘋狂的吻著、舐著，並輕輕地嚼著她的香舌。



同時用胸磨擦她的兩個高聳的乳房，兩條腿不斷的伸縮、蠕動，他的身體緊緊的壓著可卿那軟滑白嫩的屍體，並用兩隻腳去磨擦她那兩隻玲瓏的小腳，越吻摟得越緊，一邊吻著她的小嘴，一邊用腿磨擦她那白嫩滾圓的小腿，陰莖隔著褲子磨擦她那光滑柔軟的小腹與陰戶四周。



然後雙手摸著粉頸向下游動停留在一對堅挺的玉峰上。



賈容捏夠了秦可卿那令人愛不釋手的胸部後，再以舌頭在她的雙乳上畫圈圈，接著一口含住秦可卿的乳房開始吸吮。



可惜，秦可卿再也不能像往常那樣發出動人心魄的喘息了。



賈容撫摸了吸吮一會，而身下的屍體卻雙眼緊閉、毫無反應，漸覺有些沒趣，便拉開可卿的雙腳將兩條雪白修長的大腿大大的分開。



這一下，秦可卿的私處就完全暴露了，整個陰戶一覽無遺，濃密而柔軟的陰毛覆蓋不住微開的花瓣，三角地帶柔軟的隆起，其下略帶蒼白的陰蒂緊緊的閉著小口。



賈容用兩隻手指撥開秦可卿的花瓣，大拇指按住她毫無抵抗能力的陰蒂，接著他把手指伸進陰唇撥弄著陰核。



賈容有些忍不住了，只覺得自己的雞巴躁熱欲裂。



他起身脫掉衣服，翻身騎在秦可卿的酥胸上嘴裡叫著：「可卿，我來了！」



將巨陽的龜頭硬生生塞入秦可卿櫻唇之內。



賈容竟把女屍的小嘴兒當作牝戶抽插起來，口腔內冰冷潮濕的感覺從龜眼兒一直滲透到心扉，那晶瑩貝齒在龜頭肉上的輕輕刮擦更使他陶醉忘情。



不一會兒只聽賈容一聲低吼便汨汨地洩出了白花花的濃稠陽精，注滿秦可卿的小嘴兒，順著嘴角淌下來……



一陣牛喘之後，賈容重整旗鼓，他把枕頭墊到屍體的屁股下面。這樣秦可卿的陰部就更加突現的暴露了出來。



接著賈容，扶著小弟弟，對準已經失去生命的桃園洞口，緩緩的將粗大的雞巴插入了妻子的陰道中，然後雙臂將她兩邊大腿牢牢地鉗在腋下，腰部做著抽送動作，陽具開始大力地進出女屍的下體。



賈容他覺得妻子的陰道內冷冰冰的，慢慢的抽動一下，每次移動的時後，都覺得有許多的小點在刺激他的陰莖。



隨著賈容動作幅度的加大，他身下妻子那細皮白肉的屍體也隨之越搖越急，視覺的刺激和觸覺的刺激使他產生了無與倫比的快感。



又一陣狂插後，賈容只覺腰間一鬆那股狂潮興奮的乳液就一路直奔海口，激射而出了……






冰戀紅樓 金釧









王夫人發現金釧與寶玉竊竊私語後勃然大怒，立即把她趕出了園子，關進角門邊上一間廢棄了很久的破屋裡。



準備第二天就叫她媽給領回去。



金釧遭此大劫有屈無處訴，只能一個人在破屋裡哭泣，全然不知在窗外有一雙飢渴的眼睛正在盯著她，有一個邪惡的計劃正在悄悄的醞釀。



他叫王勇，是賈府的一個車夫。



一個月前王夫人出去進香就是他趕的車。



從那時起，他就盯上了荳蔻年華的金釧。



無奈身為低等僕役的他是不能進入二門的，只能望「釧」興嘆，這股邪火竟是越燒越旺。



今天，他剛從外面趕車回來就聽說了這事，不禁一陣心動。



跑到關金釧的地方一看，自己朝思暮想的美人就坐在裡面。



「皇天不負苦心人啊！」機會終於來了。



他知道象金釧這樣的頭等丫頭是不可能看上自己的，不能直取只能曲求了……



天色漸漸暗下來了，賈府值夜的制度是很嚴的，這時連園子裡都不會有多少人走動了，這個偏僻的角門口就更是寂靜無比。



王勇悄悄的來到破屋的門口，透過門縫向裡面瞧瞧，燈光下金釧抱膝坐在床上，頭低垂著似乎是在小鼙。



王勇陰笑一下，從懷裡掏出一根小管，這是他白天從朋友那裡弄來的寶貝，裡面裝的是採花賊常用的迷香。



王勇輕輕的將小管插入門縫，把迷香吹了進去……



不一會，金釧就癱倒在床上了。



王勇又待了一會兒，等迷煙散盡便撥開門閂走進屋裡。



他反身插好門，然後幾步來到床前。



床上，夢中的尤物彷彿羔羊一般靜靜的躺著，臉上還殘留著點點淚光。



金釧的頭無力的垂在床外，長長的青絲直到地面。後仰的蛭首拉得白嫩的脖頸越發顯得修長，胸部也越發的挺拔。



王勇情不自禁地俯下身，用舌頭輕舔少女臉上的淚水。



舌頭貼在金釧的臉上，那滑膩的感覺加上眼淚冰涼鹹澀的味道讓王勇陶醉。



他盡情的舔乾了金釧的淚水。



接著把目標轉移到少女的胸部，隔著薄薄的衣衫，王勇依然能感覺到金釧乳房的柔軟和彈性。



金釧雖然在昏迷當中，但哪裡經受的住這樣的刺激，一對乳房漸漸膨脹起來，把衣服頂得老高。



而此時的王勇也已經是一頭被挑起了性慾的野獸，他把金釧拖到床的中央，迅速的除去她的薄衫和褲子。



接著，王勇扳著少女的香肩一翻，金釧便趴在了床上。



當王勇看見金釧身後一大片雪白的肌膚和光滑圓潤的屁股時，他的手顫抖了，他心一橫，將金釧肚兜儿的紅繩用力一扯。



少女身上最後一片布輕輕的滑落，雪白光滑的脊背全部裸露了出來。



王勇強迫自己心不跳、氣不喘，盡量以最平穩的呼吸及力道撫摸少女的嬌軀。



只可惜那光滑柔軟的肌膚，摩擦在手掌心上是如此的誘人心神、撩人心智。



王勇的呼吸越來越粗，他從金釧柔美滑潤的背部摸起，直摸到美臀，然後又用力揉搓起來，少女的俏臀被他揉捏得變成了扁圓形。



在品嚐完金釧完美的背部後，王勇把金釧翻過來讓她躺平擺正。



少女裸體最誘人的一面便毫無保留的展現在他的面前。



王勇見到這羊脂白玉的身體不由一陣眩暈，只見她雙乳高高聳起，像兩個白白的小山丘，上面點綴著紅葡萄般的乳頭，腰肢纖細，不盈一握，雙腿筆直修長陰部呈倒三角形的陰毛烏黑茂密，兩片大陰唇又肥又厚，高高隆起，中間一道裂縫……



處女的陰部真的好美！



王勇顫抖的伸手再次握住她胸前高聳豐滿的乳房，撫摸擺弄起來。這



次的手感更加的真實更加的讓人陶醉。



王勇抓住她的右乳低頭含住鮮紅的乳頭，用舌尖舔著，用牙輕咬著。



就在這時，王勇突然感到金釧原本軟綿綿的身體繃緊了。



抬頭一看，金釧正瞪著雙眼驚恐的看著自己。



原來王勇用的藥物劑量太少，金釧竟然醒了。



王勇的腦袋「嗡」的一下，這事要是讓太太知道自己不死也得丟半條命。



慌亂中，王勇顧不得多想猛地撲上去，死死地掐住了金釧雪白粉嫩的脖頸。



金釧的「救命」聲被生生的憋在了嗓子裡。



她只覺得呼吸越來越困難，本能地想推開卡在脖子上的那雙大手，可是一個弱女子又怎能敵得過一個失去理智的壯漢呢？



王勇坐在金釧的胸口死命的掐住她的脖子。



金釧已經不能呼吸了，她美麗的臉由於痛苦而扭曲了，小巧的嘴越張越大，喉嚨裡發出一些模糊不清的呻吟聲，兩條雪白修長的玉腿不停地蹬動著。



慢慢地金釧抽搐劇烈起來，兩隻玉手已經軟綿綿地癱在床上。



突然在一陣劇烈痙攣之後，金釧全身便像沒有了骨頭似的軟綿綿的一動不動了……



王勇鬆開了因用力過猛而有些僵硬手。



探探金釧的鼻口，氣息全無，拍拍臉沒有一點反應，在少女的下身一股淡黃色的液體正自陰道湧出，看來她是真的死了。



王勇有些不知所措的坐在少女的屍體邊。



他最先想到的是一走了之，可是金釧那白嫩的裸屍，又蕩起了他的淫欲。



最終，王勇的色欲戰勝了一切。他抓住女尸那白皙的雙腿，一手一隻腳地撐開露出陰部，隨手又拿起床上的枕頭墊在她臀部底下。



王勇挺起身脫下自己的褲子，雙掌分別放在金釧的兩側，陽具對準金釧的洞口，臀部施力向她頂去。



由於是處女，金釧的陰道奇窄，因此儘管肌肉在死後有些鬆弛，王勇的陰莖插進去後依然被夾得緊緊的，舒服得王勇渾身酥麻麻的。



在一伸一縮中，王勇的身體像是馳騁在平原上，他逐漸加大力量，愈來愈快。



金釧的頭偏向一邊，雙手無力的放在身體兩側，王勇每推進一次，她的身體和雙乳就顫動一下，像豆腐一樣。



王勇的陰莖在少女的小穴裡忽出忽進的抽動著，而他的手也沒有閒著，握住金釧的乳房，努力的揉捏著。



在抽插了幾十次之後，王勇也再挺不住了，一股尿意傳來，麻舒舒的感覺從他的陰莖一直傳到了大腦裡，他在金釧已經死去的陰道裡射精了… …



完事以後，王勇慢慢的穿上褲子。



床上的金釧成「人」字形仰臥，陰道裡向外流著白色的精液和紅色的處子血，一雙不瞑的眼睛失神地望著上面，一對玉乳被王勇蹂躪的變了形。



王勇淫笑著捏了一下女屍的臉蛋說：「可人兒，我送妳去一個好地方。」



接著，他胡亂給屍體穿上衣服，抱起來悄悄的溜出門。



在夜色的掩蓋下向一口古井走去……






冰戀紅樓 黛玉









黛玉的生命在寶玉的新婚之夜走到了盡頭。



她靜靜的躺在床上，剛才劇烈起伏的胸部平靜了下來，小巧的嘴微微的張著，彷彿還在呼喚寶玉的名字。



床邊的紗燈發出幽幽的光芒，照在她微閉著的星眸裡溢出的淚珠上，隱隱反射出淺紅的光。



園子裡有點頭臉的人都去給寶玉賀喜了，只留下紫娟和雪兒給黛玉淨身裝殮，世態的炎涼冷暖此時一覽無餘。



兩個丫鬟盡心地為她們的主子料理後事。



她倆脫掉黛玉身上的所有衣物，把屍體抬到臨時拼湊的一張大台子上，放平擺正。



然後，兩人合力抬來一大桶溫水，放到台邊。



紫娟舀起一瓢水向平躺的女屍淋下。



水流，白花花地澆在黛玉那白嫩的肌膚上，順著她的臉頰，粉頸流經小巧的乳房，掠過還不是十分豐滿的胸部，再沿著平坦的小腹流下胯間。



有些散亂的陰毛在水流的沖刷下，柔軟無力地覆蓋在細白色的陰唇上，上下畫著一道讓人心醉神迷的裂線。



紫娟把熱水在黛玉的屍體上淋過一遍之後，雪兒拿起胰子在屍體上四處塗抹，然後雙手緩緩揉搓。



平時，黛玉經常和丫鬟們一起洗浴，玩玩她們女孩閨中的「遊戲」。而現在，她只能靜靜地躺在台子上任憑兩個丫鬟清洗自己的玉體。



紫娟和雪兒很細心的在黛玉柔嫩的胸部搓洗著，塗滿胰子的乳房十分的柔滑，在兩個丫鬟的手裡像泥鰍一樣不停跳動。



揉搓完上半身，雪兒分開黛玉的雙腿，紫娟一手撥開黛玉的陰唇，一手又拿著胰子細意朝陰戶的周遭塗抹，然後輕搓慢撚。



黑茸茸陰毛上的皂沫如白雲般繚繞在黑色的森林之間。



雖然手下擺弄的是一具沒有生命的肉體，雖然此時的黛玉對這樣的揉搓不會有任何的反應，但漸漸地紫娟還是感到有些心跳，站在一邊的雪兒也有些呼吸不暢了。



往日的記憶開始刺激她倆的神經……



清洗完陰戶，紫娟開始搓洗黛玉修長的玉腿，漸而是渾圓的俏臀。



她倆合力把黛玉的屍身翻轉過來。黛玉便趴在了台子上，左臉貼著檯面，兩隻胳膊筆直的貼著身體兩側向後伸著。



曲線圓潤的裸背劃出一道完美的弧度，白嫩豐滿的翹臀撅得老高。



紫娟在屍體的背部摸上胰子，和雪兒一起揉搓起來。



黛玉的背部很細膩，光滑，滑得有點脫手，她的屍身隨著兩個丫鬟的揉搓一前一後的晃動著。



搓完背，雪兒轉身拿瓢，紫娟又分開黛玉的臀縫，用手指在她肛門的菊花瓣上揉了幾下。



接著，她們讓屍體側臥，用水又從頭到腳的沖了一遍。



把屍體扳正，一個猶如白玉雕琢的出浴的冰美人便展現在兩人的眼前。



修長勻稱的身材、細嫩柔滑，白皙似雪的肌膚。



乳房雖沒有薛寶釵的那麼碩大，但卻非常堅挺飽滿。



微紅的乳頭向上微翹，十分的精緻誘人。纖細的腰肢，鼓鼓的臀部，還有那鮮嫩的小穴和沾滿晶瑩水珠的烏亮陰毛都散發著動人心魄的魅力。



她倆用浴巾把黛玉身上的水跡拭去。然後紫娟抱住黛玉的香肩，雪兒抬著黛玉的玉腿，費勁地把屍體抬起來向床邊走去。



黛玉全身好像沒有骨頭一樣軟綿綿的，螓首後仰，粉嫩的脖頸顯得更加的細長，胸部向中間凹去，兩個乳房擠在一起形成了一條深深的乳溝。



把屍體放到床上，紫娟和雪兒又忙裡忙外的給屍體穿衣上妝，足足一個時辰才算大功告成。此時的黛玉靜靜的仰臥在床上，一身輕紗，眉頭微顰，彷彿沉睡一般。



為了不打攪寶玉的大婚，賈府對黛玉的死訊秘而不發。



可是，寶玉還是知道了。



新婚的第二天晚上，他哄寶釵睡下，自己悄悄地來到瀟湘館。



紫娟給他開了門，之後就知趣地到自己住的耳房裡去了。



寶玉來到黛玉的床邊，看著黛玉那張盛妝下栩栩如生的臉，心裡默默禱告：「林妹妹，妳我不能在陽間成婚，就作一對陰陽夫妻吧。來日，等我到了陰曹就可以團聚了。」



有了上次和?雯的經驗，這次寶玉顯得非常的從容。



他先脫去了自己的衣物，又一件件地除去了黛玉的衣服。



黛玉身上最後一件衣服飄落時，一具耀眼眩目、令人呼吸頓止的美艷絕倫的艷屍便毫無保留地展現在賈寶玉的眼前。



那一片晶瑩雪白中，一雙傲人挺立的盈盈椒乳上一對含苞欲放般嬌羞的乳頭羞赧地向他硬挺。



一具盈盈一握的纖纖細腰，豐潤渾圓的玉臀，一雙雪藕般的玉臂和一雙雪白嬌滑、優美修長的玉腿讓見過許多佳麗的寶玉嘆為觀止。



黛玉的小腹光潔玉白、平滑柔軟，下端一蓬淡淡的絨毛，她的陰毛並不多，那叢淡黑柔卷的陰毛下，細白的少女陰阜如小饅頭般隆起。



陰阜下端，一條嬌豔、緊閉的玉色肉縫，將一片春色盡掩其中。



輕撫著黛玉的玉體，綢緞一般柔滑的手感讓寶玉再也無法壓抑了。他猛地抱住黛玉的裸屍，吻到她的小嘴上，用舌頭強行將她的小口頂開，吮吸著她的香舌，雖然有些乾乾的，但仍然是回味無窮。



良久，賈寶玉才把黛玉的舌頭吸出來，含入嘴裡，不停地吸吮著，滋滋有聲。



接著，他反轉身來，伸出雙手掌握住了黛玉的乳峰，並時不時的捏弄一下有些僵硬的乳頭。



動作越來越大，由輕撫變成了揉搓，黛玉的乳房在寶玉的揉捏下，不斷扭曲成各種誘人的型狀。



寶玉低下頭，發瘋似的親著、吻著，用舌尖繞著淡紅色的乳暈舔著，最後噙住黛玉的乳頭吮吸，輕輕的用門齒上下的揪著她的乳頭，又在她的乳房上留下了一排排淡淡的牙印。



林黛玉不會想到自己用一生追求的事情會在死後得以實現，只可惜她再也無法和寶玉共享那醉人的快感了。



在享盡了黛玉兩顆美乳圓珠的美味後，賈寶玉盤旋而下，一路沿著黛玉那光滑誘人的曲線撫摩了下來。



寶玉把左手輕輕放在黛玉雪白的大腿上，綿綿的，涼涼的，滑滑的，像一塊潔白的白玉。



右手掌蓋在陰阜恥丘上，撫摩著黛玉捲曲的陰毛，在裂縫的邊緣滑動，指尖摸著那軟綿綿的東西。



雙丘之間的溪谷，雖然已經毫無生氣卻依舊有無法形容的景色。



用手指分開陰唇，露出誘人的內部，裡面不像上次?雯的那樣乾澀。



寶玉沒有像第一姦?雯的艷屍時那樣直接進入主題，而是將玉莖置於黛玉雪峰的乳溝處，用雙手拼命擠壓著黛玉並不十分豐滿的乳房，向中心靠攏，夾住自己的玉莖一陣急速挺動、手掌搓揉。



若是黛玉還活著，身有潔癖的她一定不會讓寶玉如此放肆。可是現在，已經成為一具艷屍的她卻只能靜靜地躺著，任憑寶玉為所欲為。



在嬌嫩滑涼的乳房刺激下，寶玉剛抽插了十幾下，便身軀一顫，險些射出來。他趕緊鬆開黛玉的乳房，不想自己的精液玷污黛玉潔白如玉的胸部。



稍微平息了一下自己的呼吸，寶玉起身抓住黛玉的腳把她的兩條玉腿分開，又在黛玉的臀下墊了一塊白布。



黛玉身上最隱蔽，最寶貴的地方完全地暴露了出來。



由於紫娟和雪兒的勞動，那裡面嬌嫩潔淨而且沒有一絲異味，彷彿還散發著處女淡淡的體香。



寶玉用舌尖分開小陰唇，去舔觸女屍的陰道口。



由於處女膜的守護，寶玉的舌尖不能任意的出入（一道圓環擋在了陰道口，使寶玉的舌尖不能向前）。



寶玉挺起身雙手緊摟住黛玉的腰臀，將玉莖頂在她的嫩穴口處，腰部猛一用力，龜頭便衝了進去。



為了一次突破黛玉的處女膜，寶玉使盡力氣，全部插入了黛玉的陰道內。



黛玉的陰道比?雯的更緊，而且比?雯的溫潤許多。



有些蒼白的小陰唇緊緊夾迫著寶玉的玉莖，多皺的陰道內壁包裹、套擼著他的玉莖。



寶玉快速地抽動起來。



隨著寶玉玉莖有力地抽插，他的陰囊一下一下撞擊著女屍的會陰。



黛玉纖秀圓潤的小腿無力地垂落於寶玉的腰側，一顆螓首和那對嬌小的乳房隨著已經死去的嬌軀不停地搖晃著。



又是數十次的抽插之後，寶玉的玉莖深插在黛玉的陰戶中急劇膨脹，肌肉快速收縮跳動，一股股濃濃的、滾燙的精液澆入了黛玉蜜穴深處。同時寶玉也癱軟在黛玉的屍體上……



寶玉緩緩地穿好衣服，把那塊沾滿精液和處女血的白布收好，又從衣袋中拿出一塊濕布俯下身小心翼翼的擦拭著黛玉柔嫩的肉體。



他清除了留在黛玉屍體上的一切痕跡，然後給黛玉穿上衣物。



寶玉向黛玉的遺體投去最後一眼，轉身悄悄地回到了自己的新房。



此時，寶釵還在鴛帳裡沉睡未醒……






冰戀紅樓 ?雯









夜深了，寶玉悄悄來到了?雯的房中，她的屍體還沒有裝殮。由於?雯早被趕出了大觀園，住在這個偏僻的破屋裡，她的嫂子又被寶玉打發走了，因此今夜只有他們一生一死的兩個人。



?雯生前守身如玉連碰都不讓寶玉碰一下，現在她死了，寶玉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這具大觀園第一丫頭的屍體了。



他慢慢的走到床邊，掀開帳子。只見?雯整個人直挺挺的仰臥在床上，一頭如雲的秀髮披散在床上，由瑩白的背脊到渾圓的豐臀以至修長的美腿，形成絕美的曲線。



見到?雯死了還這副嬌柔媚態，寶玉不由心中慾火高漲，他一下?雯的身上，撥開散亂在臉上的秀髮，在?雯的耳邊、玉頸處輕柔的吸吻著，兩手從腋下伸入，在她的玉峰處緩緩的揉搓。



往日守身如玉的?雯現在只能無奈的靜靜的承受著寶玉的愛撫。



漸漸的，寶玉順著柔美的曲線，一寸寸的往下移，經過堅實的豐臀、結實柔嫩的玉腿，慢慢的吻到了?雯那柔美飽滿的腳掌處，聞著由纖足傳來的陣陣幽香，寶玉終於忍不住伸出舌頭，朝?雯的腳掌心輕輕的舐了一下。



寶玉抬起頭看看，只見女屍星眸微啟，微張的櫻唇彷彿傳來陣陣急喘，一雙筆直修長的美腿無意識的伸著。



寶玉隔著衣服捏著?雯軟綿結實之玉奶，覺捏著一團棉花，上有小小花蕾一顆，卻又堅挺。



寶玉輕手解去女屍的紅衫綠裙，剩一個鮮紅肚兜，藏住了那妙縫兒和翹乳。



接著寶玉解了?雯貼身小衣的繫帶，粉紅色的肚兜亦離了身體，一個吹之欲破，活嫩玉色之體盡露出來。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女屍胸前那一對顫巍巍怒聳挺撥的「聖女峰」，驕傲地向上堅挺，嬌挺的椒乳尖尖上一對嬌小玲瓏、美麗可愛的乳頭嫣紅玉潤、艷光四射，與周圍那一圈粉紅誘人、嬌媚至極的淡淡乳暈配在一起，猶如一雙含苞欲放、嬌羞初綻的稚嫩「花蕾」，楚楚含羞地向寶玉那如狼似虎的淫邪目光嬌挺著。



寶玉全神貫注地觀賞著、品味著這個失去了生命卻依舊豐豔的胴體，以勾起自己的刺激和快感。這是當今世上第一美女的極品胴體。



?雯那骨肉均勻的身段凸凹畢現，起伏波瀾，兩條胳膊，滑膩光潔，如同出污泥而不染的玉藕，頸脖圓長，溫潤如雪，金閃閃的耳墜，輕搖漫舞，平添了嫵媚高貴的神韻。



平坦的小腹，深深的乳溝，融流著春潮的露珠，細腰半扭，乳波臀浪，酒盅似地肚臍盛滿了情泉。渾圓的、粉嫩的兩腿間，蓬門洞開，玉珠激張……



就是修行多年的老僧也會拜倒在她的床前。



女屍神秘的三角地帶，養植著片片的茵茵小草，珠珠造型優美，彎曲著、交叉著、包圍著，那豐滿而圓實兩片陰唇，陰戶酷似小山，高高的隆起在小腹的下端。



蒼白的陰蒂仍然凸漲飽滿，全部顯露在陰唇的外邊，陰穴溝下，菊蕾之上，也種植了一片小草茸茸。



這些令人熱血賁張的神秘領域，完全向寶玉開放……



寶玉一把捏住了少女胸前保留了多年的果實，盈盈一握讓人愛不釋手。



?雯倍受細心呵護的雪白貞節胸乳，第一次被男人的手摸到，可憐的小美人怎麼也不會想到自己死後會有這樣的遭遇。



俏?雯的椒乳猶如天鵝絨般的光滑柔嫩，略有冰冷僵硬，但當手握緊時，又那麼彈性十足。



隨著寶玉的蹂躪，女屍的那兩隻高聳的乳峰顯得更挺拔，更富有彈性了，嫩嫩的乳頭，又凸又漲，竟然微微的泛著光澤。



寶玉被?雯的雪白、翹軟無比的雙峰所沉醉，低頭吻上乳尖，只覺口中一陣冰涼甜美，他用舌頭撥弄著淡紅色的乳暈，牙齒輕輕的囓咬著小而精巧的乳頭。



接著寶玉用力將女屍的雙乳擠向中間，形成了一條深深的乳溝，用手指在其中穿插。



順著女尸那豐滿的乳峰向下滑去，寶玉熟練而誘人的撫摸起?雯那雪白苗條的腰肢來，在那敏感的細腰上揉摸著，撫上了?雯潔白並且依舊富有些彈性的平滑小腹，輕輕摳摸起美女的肚臍眼。



寶玉順著自己的手向下繼續欣賞這具嬌豔的裸屍。順著?雯的乳溝向下是光滑細膩的腹部，圓圓的肚臍向外凸著，像一隻褐色的蝸牛安靜地臥在肚臍上。



接下來是少女那柔軟白細的小腹，小腹的下面是一叢叢烏黑發亮的捲曲的陰毛，佈滿了兩腿間，下腹和陰唇的兩側。



她那陰戶像一座小山似地突起，粉嫩的兩腿之間，陰唇微薄，陰蒂外突，沒想到?雯死時竟是蓬門洞開，玉珠激張。



寶玉把?雯的雙腿分開成最大限度，仔細的觀察她生前最隱秘的地方。



?雯雙腿交合處，不多不少鋪著一叢捲曲烏亮的陰毛。



附著幾根細軟黑毛的白皙的大陰唇間，兩片薄薄的蒼白的小陰唇微微開啟，似一朵含苞待放、鮮嫩欲滴的玫瑰。



寶玉已是難耐，遂伸出手指，一指按在肉核上，另一指一下伸進了陰道，碰到了?雯的處女膜。



弄了一會兒，寶玉挺起身，雙手托著女屍的腰部，將自己通紅火熱的巨大陽具瞄準了那柔軟的秘道入口，狠狠的插了進去。



他的肉棒插入?雯的處女花瓣，一用力捅破了?雯曾經視為生命的處女膜，穿過狹長的深谷直搗花蕊。



女屍的陰道冰冷卻依然是那麼緊迫。



美麗的?雯像一隻柔順溫婉的雪白小羊羔一樣平躺在床上任由寶玉擺佈。



寶玉用他那異於常人的粗壯陽具狠狠地抽插著?雯那嬌小緊窄的滑嫩陰道。



突然，一股酥麻如電的感覺驀地裡從結合處襲上了寶玉的後腰，並傳遍了身體的所有神經。



他雙手狂暴的握住了?雯飽滿的乳房，猛然間放鬆了精關。



霎時間，灼熱的陽精像火山爆發一樣的射了出來… ……



雲雨過後?雯依然靜靜的躺著，玉白的胴體在床單的襯托下顯得格外的晶瑩美麗。



她嬌美的軀體此刻斜斜側臥著，幾乎沒有留下被摧殘的痕跡，反而越發的流露出一種溫柔嬌媚的成熟之美來。



只有凌亂披散的秀髮，還有下體處精液留下的污跡，提示著這個美麗女子在死後所經歷的慘無人道的凌辱與姦淫。



寶玉實在是被這柔美的屍體迷得如痴如狂。



他俯身將?雯的身子扳正，用手梳理著她柔順的長髮。



她陰阜、大腿根還有床單上，都留下了精液倒流形成的斑斑污穢。



寶玉從懷裡拿了一條毛巾，輕輕的為?雯拭去身上的污跡。



不一會兒，?雯的身體竟像美玉雕刻一般光澤動人了。



寶玉又給女屍穿上衣服，然後起身穿衣，悄悄的溜出了門外。






冰戀紅樓 香菱









天越來越冷了，這天寶玉一出大觀園大門就看到幾個婆子在那兒竊竊私語。



寶玉問她們在說什麼，一個婆子說：「薛府的香菱姑娘沒了。」



寶玉驚出一身的汗來，他趕緊去找薛幡，一進薛府果然是一片悲哀的氣氛。



寶玉問薛幡：「香菱姑娘年紀輕輕的怎麼就會沒了呢？」



薛幡滿臉流著淚說：「咳，這都怨我啊。」接著就把香菱的死因給寶玉講了一遍。



原來自從上次薛幡和迎春玩了一次性虐後，生性粗暴的薛幡立刻就喜歡上了這種做愛的方式。



他經常和迎春一起玩，可迎春畢竟是賈府的小姐，倆人玩不太方便，不能讓薛幡隨心所欲。於是薛幡就在自己的家中找人做這種性愛遊戲，香菱因為是伺候他的，又對他言聽計從，薛幡就拉著香菱搞性虐。



香菱雖然對這種方式不太感興趣，可因為是薛幡提出來的，她沒有理由拒絕。



終於有一天她和薛幡有進行性虐遊戲時，綁在她身上的繩子在他倆活動時無意中掛在了一條棍子上，使捆在香菱脖子上的繩子緊緊一勒，結果香菱窒息而死。



而薛幡還不知道香菱已經斷了氣，仍然在她的屍體上來往馳騁。



後來薛幡見香菱沒了呻吟聲，身體也越來越涼，這才發現香菱已經死去多時了。



薛府的下人都以為香菱是讓這個呆霸王虐待死的，薛姨媽也很生薛幡的氣。



她把薛幡叫去罵了一頓，就讓薛幡把香菱按他的侍妾的身份安葬。



因為貴妃在賈府，薛幡沒敢驚動大家。



寶玉在香菱的靈前吊了一回，想起過去倆人在仙慕樓中做愛的情景，寶玉的眼淚忍不住地掉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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